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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 文 章 从 句 法 学 和 音 系 学 的 界 面 研 究 入 手， 探 讨 了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， 认 为 汉 语

合成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 应 该 分 析 为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， 而 非 ［［N1＋ ［V＋N2］］。 文 章 更 进 一 步 认 为 ［［N1＋
V］ ＋N2］ 的 结 构 倾 向 于 构 词， ［［N1＋ ［V＋N2］］ 的 结 构 倾 向 于 造 语 ， 这 也 能 够 从 现 代 汉 语 教 学 方 法 中

得 到 印 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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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问题的提出

关于汉语合成复合词的 构造过程， 前 人做过许多 探讨， 代表性 的有顾阳、 沈阳 （2001）、 石

定 栩 （2003）、 何 元 建 （2004） 等。 但 是， 关 于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 ， 例 如 “汽 车 修 理

工”、 “粮食储藏仓库” 等， 这种 ［N1＋V＋N2］ 类型的复合词， 其组合结构应该分析为 ［［N1＋V］ ＋
N2］ 还是 ［［N1＋ ［V＋N2］］， 前人并没有做过很多探讨， 因此也尚无定论。

本 文 试 图 从 音 系 学 理 论 入 手 ， 证 明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 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， 而 非

［［N1＋ ［V＋N2］］。

2． 以往的研究与争论

从前人的研究来看， 明确指出汉语合成复合词组合结构的文章并不多见。
周韧 （2006） 说 “默认” 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 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， 但并未解 释这样默认 的

原 因。 裴 雨 来、 邱 金 萍、 吴 云 芳 （2010） 认 为 不 能 对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 作 统 一 处 理 ，
［N1＋ ［V＋N2］］ 和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层次结构同时存在， 并引入了 “韵律词” 这

一概念， 认为当 V 与 N2 构成一个韵律词时， 复合词的层次结构是 ［N1＋ ［V＋N2］］； 当 N1 与 V 构

成一个韵律词时， 复合词的层次结构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。
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， 但是在他们分析复合词构造过程的

时候却 “暗示” 了其组合结构。
王洪君 （2001） 认为 “纸张粉碎机” 的构成是 “粉 碎” 与 “机” 先结 合成 “粉碎机”， “粉

碎” 指明了该工具 “机” 所涉及的动作； 然后 “纸张” 放在前面做定语来进一步限制工具动作所

涉及的对象。 由此可见， “纸张粉碎机” 的结构应该是 ［N1＋ ［V＋N2］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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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阳、 沈阳 （2001） 认为汉语合成复合词是由原始论元结构通过一系列移位派生而来的， 以

“汽车修理工” 为例， 是由基础结构 “工修理汽车” 通过 “修理” 和 “汽车” 的先后移位派生而

来； 而石定栩 （2003） 和何元建 （2004） 则认为 “基础结构” 并不存在， 合成复合词只是由相关

成 分 间 依 次 组 合 而 来 的。 两 者 的 区 别 是， 石 定 栩 （2003） 认 为 “汽 车 修 理 工 ” 是 “修 理 ” 与

“工” 先 合 并， 然 后 “汽 车” 与 “修 理” 再 合 并， 共 同 修 饰 “工”； 而 何 元 建 （2004） 则 认 为 是

“汽车” 与 “修理” 先合并， 然后再共同修饰 “工”。 无论他们的观点存在怎样的分歧， 他们的分

析都 “暗示” 了 “汽车修理工” 这类复合词的组合结构应该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。
冯胜利 （2004） 提出了 “韵律构词法的基本原理”， 其中有一条规则就是 “构词形式一律是

左起音步”。 在这一原理基本思想的指导下， “汽车修理工” 的构造符合 “右向构词” 的基本原

理， 如 （1） 所示。

那么从句法的层次结构上看， “汽车” 与 “修理” 先确定方向， 然后再与 “工” 核查方向，
由此可见， 冯胜利 （2004） 是支持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 的分析的①。

3． 深重原则及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

Cinque （1993） 在考察英语、 德语、 意大利语等语言复合词的基础上提出了 “深重原则”： 在

结构上内嵌最深 （most embedded） 的成分将得到重音。
根 据 “深 重 原 则 ” ， 如 （2） 所 示 ， 统 辖 （dominate） W 的 节 点 （node） 有 三 个 ， 分 别 是

W’ 、 WP 和 XP； 统 辖 X 的 节 点 有 两 个 ， 分 别 是 X’ 和 XP； 统 辖 Y 的 节 点 有 四 个 ， 分 别 是

Y’、 YP、 X’ 和 XP。 由 此 可 见， 统 辖 Y 的 节 点 最 多， 也 就 是 说， Y 是 内 嵌 最 深 的 成 分， 因 此

获 得 重 音。

Cinque （1993） 以 “kitchen towel rack” 为 例 探 讨 了 重 音 模 式 影 响 下 的 复 合 词 的 组 合 结 构 。
“kitchen towel rack” 是一个有歧义的复合词： 既可以理解为 “a rack for kitchen towel” （收藏厨房

毛 巾 的 架 子）， 此 时 复 合 词 的 结 构 为 ［［kitchen towel］ rack］， 复 合 词 的 重 音 落 在 “kitchen” 上；
也 可 以 理 解 为 “a towel rack in kitchen” （放 在 厨 房 的 毛 巾 架 ）， 此 时 复 合 词 的 结 构 为 ［kitchen
［towel rack］］， 复合词的重音落在 “towel” 上。

Cinque （1993） 在 X－标 杆 理 论 的 指 导 下， 认 为 整 个 复 合 词 是 最 大 投 射， 因 此 看 作 N＆ordm，
在中心成分的分枝方向上逐层递减 （－1， －2， ……）； 而复合词内的修饰成分 （非中心成分） 则

看作 NP。 由此， 复合词 “kitchen towel rack” 的结构如下所示：

① 冯 胜 利 （2004） 认 为 “汽 车 修 理 工 ” 从 句 法 结 构 上 看 ， 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 的 结 构 ； 从 韵 律 上 看 是 ［N1＋
［V＋N2］ 的结构， 因为 “工” 作为一个单音节不能独自构成音步， 必须向前依附于 “修理” 构成一个超音步。

［汽车 修理 工］

右向音步 ＋ 右向音步

（1）

WP

W'

W

X

X'

YP

Y'

Y

XP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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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a 是 ［［kitchen towel］ rack］ 的结构， 此时由于 “kitchen” 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 因此获

得重音； （3） b 是 ［kitchen ［towel rack］］ 的结构， 此时由于 “towel” 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 因此

获得重音。
同样， 我们来看 “汽车修理工” 的结构。 前面提到， “汽车修理工” 在组合结构上有 ［［N1＋

V］ ＋N2］ 和 ［N1＋ ［V＋N2］］ 两种分析方法， 无论它是否由一个原始论元结构 （“工修理汽车”） 派

生而来， 它在表层至少有 （4） a 和 （4） b 两种层次结构：
（4）

（4） a 是 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 的结构分析 （［汽车 ＋ ［修理 ＋ 工］］）， （4） b 是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
的结构分析 （［［汽车 ＋ 修理］ ＋ 工］）。

根据 Cinque （1993） 的理论， （4） a 和 （4） b 可以改写如下：
（5）

在 （5） a 中， 统辖 “修理” 的节 点 最 多， 有 5 个， 分 别 是 V、 V’、 VP、 N－1 和 N0， 因 此 “修

理” 是内嵌 最深的成 分， 获得重音。 在 （5） b 中， 统辖 “汽 车” 的节点最 多， 有 7 个， 分别 是

N、 N’、 NP、 V、 V’、 VP 和 N0， 因此 “汽车” 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 获得重音。
Duanmu （1990： 142） 提 出 了 “辅 重 原 则” （Nonhead Stress）： 在 ［X YP］ （或 ［YP X］）

这样的句法结构中， X 是句法上的中心语， YP 是句法上的非中心语， 那么 YP 将获得重音。
比如 （6） 中， “肉” 和 “丸” 各自作为 一个音节获 得音节重音， 当二者构成 一个词后， 因

为 “肉” 是 “丸” 的修饰语， 根据 “辅重原则” 而得到音步重音。 因此 “肉丸” 的重音模式是左

重， 即 “肉” 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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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 * 音步重音

（* *） 音节重音

肉 丸
Duanmu San （2005） 还提出了汉语音节音步的构成 （Syllabic foot formation in Chinese）：
在复合词和短语中运用 “辅重原则”；
一个音步至少有两个音节， 并且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；
在自由音节和平铺结构 （flat structure） ① 中， 从左到右建立音步。
那 么， 根 据 “辅 重 原 则” 及 其 在 复 合 词 中 的 运 用 规 则， 可 以 得 知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的 重 音 模

式， 以 “汽车修理工” 为例， 其重音模式如下所示：
（7）

首 先， “汽 车”、 “修 理”、 “工 ＆ Oslash；” 分 别 组 成 音 步②， 重 音 落 在 第 一 个 音 节 上 ， 即

“汽”、 “修”、 “工” 获得重音③； “汽车” 和 “修理” 组成更大的成分时， “汽车” 是修饰语而

“修理” 是中心语， 因此 “汽车” 获得重音； “汽车修理” 和 “工” 组成更大 的成分时， “汽 车

修理” 是修 饰语而 “工” 是 中 心 语， 因 此 “汽 车 修 理” 获 得 重 音。 因 此 从 （7） 中 的 图 示 来 看，
“汽车修理工” 的重音模式是左重， 即 “汽车” 最重。

从 音 系 学 理 论 推 导 的 结 果 来 看， 汉 语 合 成 复 合 词 ， 如 “汽 车 修 理 工” 的 重 音 模 式 是 左 重 ，
即 “汽 车” 获 得 主 要 重 音。 而 根 据 Cinque （1993） 获 得 主 要 重 音 的 成 分 应 该 是 结 构 上 内 嵌 最 深

的 成 分 ， 即 “汽 车” 应 该 是 “汽 车 修 理 工 ” 这 一 结 构 中 内 嵌 最 深 的 成 分 。 如 果 将 “汽 车 修 理

工 ” 分 析 为 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 的 结 构 ， 内 嵌 最 深 的 成 分 将 成 为 “修 理 ”， 这 与 “汽 车 修 理 工 ”
的 重 音 模 式 不 符。 所 以， 只 有 将 其 分 析 为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 的 结 构， 才 会 得 到 结 构 与 重 音 一 致

的 结 论。
此外， 本文认为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 是构词的模式， 而 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 是造语的模式。
在现代汉语教学中， 我们经常运用 “插入” 和 “扩展” 的方法来区分词和短语。 短语内部可

以插入其他成分而保持意义不变， 如 “白马” 可在 “白” 与 “马” 之间插入 “的” （“白的马”）；
而词内部则不可以再插入任何成分， 如 “白菜” 不可以在 “白” 与 “菜” 之间插 入 “的” （“*
白的菜”）。 短语的各个组成成分可以扩展为更大的成分， 而词的组成成分则不可以。 如 “白 马”
可以扩展为 “白色小马”， 而 “白菜” 则不可以再扩展， 如 “*白色小菜”。

同样， 如果一定要在 “汽车修理工” 之间插入 “的”， 那么这个 “的” 一定只能插在 “汽车”
与 “修理工” 之间， 而不能插在 “汽车修理” 与 “工” 之间， 如例 （8） 所示。

（8） a． 汽车的修理工 b． *汽车修理的工
例 （8） 说明， 如果把 “汽车修理工” 分析为 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， 则更像是短语的结构， “N1”

与 “V ＋ N2” 之间结合比较松散， 可以插入 “的”； 如果将其分析为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， 则更像是词

的结构， “N1＋ V” 与 “N2” 之间结合紧密， 不能插入 “的”。
如果一定要将 “汽车修理工” 中的某一 个成分进行 扩展， 那么这 个成分一 定是 “汽车”， 而

不是 “修理” 或 “工”， 如例 （9） 所示。

① 平铺结构 （flat structure） 是指组构成分没有层级关系的结构， 如 “马 达 加 斯 加”、 “ 加 利 福 尼 亚” 等 音 译

词， 按照 Duanmu San （2005） 的观点从左到右建立音步， 得到 “马达 ＃ 加斯 ＃ 加 覫；”、 “加利 ＃ 福尼 ＃ 亚 覫；”。

② “工” 是单音节， 不足一个音步， 后面加一个空拍 （用 “＆Oslash；” 表示） 构成一个音步。

③ 重音 （strong） 用 “s” 表示， 轻音 （weak） 用 “w” 表示。

s

s

s w
[[汽 车] 修 理] 工 覫

w

s w

w

s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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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 a． 汽车、 坦克和大炮修理工 b． 汽车、 坦克和大炮的修理工人
c． *汽车修理、 清洁和保养工 d． *汽车修理工人

例 （9） 说明， 如果把 “汽车修理工” 分析为 ［N1＋ ［V ＋ N2］］， 则更像是短语的结构， “N1”
与 “V ＋ N2” 都是可以扩展的成分， 如 （9） a、 b 所示； 如果将其分析为 ［［N1＋V］ ＋N2］， 则更像

是词的结构， “N1 ＋ V” 与 “N2” 都不可以进行扩展， 如 （9） c、 d 所示。
有些看上去好似复合词的 ［N1＋ ［V ＋ N2］］ 组合形式实质上都可以看作是短 语， 如 “电动 自

行车”， 可以说成 “电动的自行车”， 也可以扩展为 “全电动 （的） 自行车”、 “半电动 （的） 自

行 车”； “奥 运 志 愿 者” 可 以 说 成 “奥 运 的 志 愿 者 ”， 也 可 以 扩 展 为 “奥 运 会 （的 ） 志 愿 者 ”、
“北京奥运会 （的） 志愿者”。

4． 结论

本文从重音模式入手， 探讨了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， 认为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

应该是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， 而非 ［N1＋ ［V ＋ N2］］， 更非裴雨来等 （2010） 所说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 与

［N1＋ ［V ＋ N2］］ 的组合结构共存。
本文进一步认为 ［［N1 ＋ V］ ＋ N2］ 是构词的结构， 而 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 是造语的结构， 从而推

动了短语和复合词区分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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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 from the interface between syntax and phonology．
Chinese synthetic compounds can be analyzed into ［［N1＋ V］ ＋ N2］ rather than ［［N1 ＋ ［V ＋ N2］］ ． The former is the
construction of compounds， but the latt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hrases， which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the teaching of
modern Chinese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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